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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幼兒教育的發展處於長期受的忽略的地位，即便在1998年即已訂定＜原住民族教育法＞，並於隔年訂定＜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針對原住民幼兒教育的相關政策的實施是近幾年才開始。對於原住民幼兒教育的主體性之相關法規仍有許多模糊之處而實務上仍以金錢的補助為主，嚴重缺乏主體性的探究與實施。
毛利文化在紐西蘭所受的重視，值得台灣教育當局及關心原住民文化的工作者省思和學習。本文試圖以毛利幼兒教育為參考之主要依據，進而探討台灣原住民幼兒教育需被注視的重要議題。以下將就幼兒教育相關法令、政策、師資、實務、研究等範圍分別討論並提出個人建議。

本報告書已發表於：2007 台灣原住民族教育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研討會論文集頁74-95；並於2007年12月24日台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博雅講座中對幼兒教育學系之師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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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幼兒教育的重要議題—以毛利幼兒教育為參考的討論

台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郭李宗文
前言


台灣原住民幼兒教育的發展處於長期受的忽略的地位，即便在1998年即已訂定＜原住民族教育法＞，並於隔年訂定＜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針對原住民幼兒教育的相關政策的實施是近幾年才開始。對於原住民幼兒教育的主體性之相關法規仍有許多模糊之處而實務上仍以金錢的補助為主，嚴重缺乏主體性的探究與實施。當我在紐西蘭的時候，打電話到一般白種人居多的小學，自動接收人員的問候語是「Kia ora…」以毛利語開始的問候語。朋友甚至告訴我紐西蘭的國歌是先唱毛利語再唱英語。毛利文化在紐西蘭所受的重視，值得台灣教育當局及關心原住民文化的工作者省思和學習。本文試圖以毛利幼兒教育為參考之主要依據，進而探討台灣原住民幼兒教育需被注視的重要議題。以下將就幼兒教育相關法令、政策、師資、實務、研究等範圍分別討論。

1、 原住民幼兒教育相關法規

台灣與幼兒教育相關的法規中，如幼稚教育法、師資培育法、兒童福利人員；或在教育中最重要與課程相關的內容中似乎對於原住民的文化部分提及的少之又少，更遑論主體性。
當人們想到原住民教育時，＜原住民族教育法＞就是多數人第一個反應，於該法的第一條即列出設立的目的為「保障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權，以發展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文化」；然而在第四條中所提及之「教育」、「學生」或「文化」等等相關名詞都與原住民之幼兒教育無關。似乎文化的傳承要等孩子都長大到可以上正式的學校時，才在學校裡學習。而原住民幼兒的就學部分僅以「普設幼稚園」、「優先入學」、「經費補助」等項目做敘述，沒有主體性的部份。雖在第21條提出「各級政府對學前教育及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學生，應提供學習其族語、歷史及文化之機會。」然而實行細則中則指出各級政府有督導之責任，但在這些法規中我們可以看見有許多立法從嚴執法從寬之模糊且待更釐清之處。就如法規中我們可以有原住民自己的民族學校，但實務上又何嘗看見它的存在？

紐西蘭在1988年四月眾議院期刊的皇家社會政策委員會報告的附錄中，提到目前的教育系統有明顯的同化政策在內，且對毛利文化和語言產生邊緣化，此則違反懷坦寧條約（The Treaty of Waitangi）。之後，毛利語及文化以融入式或雙語的形式進入教育體系且被列為國家評鑑標準中。協助毛利學生學業學習的教與學策略也在1990年的法令規範中明確地列出（Hemara, 2000）。在紐西蘭的幼兒課程綱要中，分別以毛利文和英文兩部份平行的撰寫方式，有四個主要的宗旨：（1）授權—幼兒教育課程是授權我們的幼兒學習和成長；（2）整體發展—幼兒教育課程是反映幼兒整體的學習和成長；（3）家庭與社區—幼兒教育廣泛地包括家庭、家族、族群、語言巢和社區。（4）關係—幼兒是透過與人、事、地方的接受和回應的互動而學習的。（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簡稱MOE, 1996）

紐西蘭對於毛利教育的相關法規中（1999年教育改革法案第79號），他們可以設立自己幼兒學校，甚至用一個自己的名稱（Kohanga Reo，語言巢）而不用幼稚園，以免落入一般人對於幼稚園（kindergarten）的概念中。在各種不同的幼兒教育模式中，他們也可以選擇以融入式的幼兒園（immersion child care centre or kindergarten）、雙語的幼兒園（bi-lingual child care centre or kindergarten）、當然他們也還是有一般的幼稚園，他們稱為主流學校（main stream child care centre or kindergarten），還有其他不同型態的幼兒教育機構。然而即便是在他們的主流學校中，仍然有毛利語的使用、也唱毛利兒歌、有毛利的教材教具，教師們都會毛利語的祈禱文，這些就昰他們師資培育時，對於毛利文化主體性的展現，教師們在師資培育期間都需要學習簡單的毛利語（如，自我介紹、兒歌、祈禱文）及毛利文化並在實習和實際教學中加以落實。
2、 原住民幼兒教育相關政策

台灣對於原住民幼兒的相關政策中，包括＜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幼兒就讀公私立幼稚園學費補助辦法＞、＜扶助五歲弱勢幼兒就學方案＞，都是以補助幼兒教育的經費為主要的訴求，似乎只要給了錢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將錢給了家長，卻不能保證家長一定會送幼兒來上學？更不能保證幼兒在幼兒園內所學到的是不是同化政策下的教育模式？還不能保證園所的老師到底知不知道幼兒族群、生活方式、及學習上的不同需求。家長們收了錢，卻不能延續自身的語言和文化，可能又加深親子間認知上的差距。以前我們被酒精麻痺了知覺；目前是否我們也被金錢所蒙蔽了所有！這是我們要的教育嗎？是我們要的幼兒教育嗎？

在我十幾年的幼教實務觀察中，鄉立托兒所遍佈在各個鄉村部落，裡面的保育人員有很多是原住民，但是我們卻沒有好好地培養她們成為能符合時代要求又能延續本族文化的重要教保人員；也未能為原住民慎重思考及討論適合他們的教保方式，他們所使用的教材教具和一般的漢人沒有太大的不同只有多少和品質上的差異，但文化和語言上是沒有差異的。國幼班在2005年於54個原住民鄉鎮廣泛地設立，引進了大量的「合格」教師，卻讓我更擔心這群教師仰仗著主流文化的優勢，將帶給原住民幼兒什麼樣的生活及學習經驗！他們的教室和一般城市的教室有差別嗎？其中有文化的內涵容許在教室內呈現嗎？還是在國幼班的體制中，我們直接或間接地讓我們原住民的幼兒從小就認為漢人的文化才是好的，尤其藉由他們最喜歡的老師所介紹給他們的世界，和目前他們所處的部落是如此地不同！原住民的幼兒每天都像是朝聖般地，去到和他們家庭文化截然不同的教室中接受所謂的「正常化教育」。

此外，身為師資培育者，我們的學生到底有多少多元文化的訓練？對於台灣原住民文化的認識又有多少？對原住民的兒童、家庭及社區的認識又有多少？我們真的沒有在師資培育時將這些列為重要的必修課程，其他的部份就要看各個教授在課程內要學生學習多少這類相關的內容，我們只能祈禱。

紐西蘭毛利事務部最顯要成就是「語言巢（Kohanga Reo）」。Benton (1979) 所做的問卷調查中，15歲以下的人口佔了一半，但其中只有15％的人會說毛利語；45歲以上的毛利人只有12％會說毛利語。所以Benton依據他的調查數據作下毛利語將死的結論。1981年Hui Whankatauira 面對由Benton所提出的警訊，為拯救毛利語而提出語言巢的概念。語言巢，由幼兒教育著手的毛利語復興方案，其目標是五歲以前的毛利幼兒會兩種語言，而創造語言巢背後的精神則是沒有毛利語就沒有毛利文化，也沒有獨特的毛利認同。因全國性的語言巢發展，1983年，語言巢管理部門成立，讓語言巢的發展更加地全面性。但毛利語的復興並不止於幼兒期的階段，幾年後，當語言巢中的幼兒長大了要進入小學，毛利的家長們又再一次挑戰主流學校所說的教育平等及文化認同的信念，之後是中學，再之後是大學（Walker, 2004）。所以現在紐西蘭的六所主要大學都有毛利部門，其與學務和研究部門並列為學校的三大部門，另外還有三所毛利大學。從語言巢中，紐西蘭毛利人對了其文化與語言傳承所創設的學校主體性，其目的非常的清楚，但是絕非僅止於經費的申請與支援。


在紐西蘭的幼兒教育課程（MOE, 1996）的緒論中（包括英文及毛利文版）就指出，當中特別的內容是其文件中所有課程的宗旨、領域和主軸都需要確認的，即是毛利語融入式課程和太平洋群島的幼教園所。在毛利課程的部份特別指出毛利課程中需保障毛利的語言和文化的圖像與規範、毛利的教材教法、透過毛利文的使用傳遞毛利的知識、技巧和態度。我想這才是我們所要的主體性，而且就明定在教育的課程規範中。這些並不是用錢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紐西蘭政府訂定了幼兒教育的「未來之路—幼教十年策略計畫2002-2012年」（MOE, 2002，http://www.minedu.govt.nz/web/downloadable/dl7648_v1/english-plan.doc），計畫內容主要強調幼兒教育品質的重要性，且其中直指合格幼教師是品質的關鍵。所以訂下2007年所有的公、私立園所需要有50％的幼兒教師是合格教師；2010年80％合格率；2012年100％的幼兒教師都必須是合格教師。但是同時，他們也採取平行薪資的政策，也就是只要是合格的幼兒教師，不論公私立，他們的薪資就和一般小學的教師薪資是相同的，政府會補助私立幼兒教師的薪資。紐西蘭政府用錢來提升他們的幼兒教育品質，因為他們要求合格教師需要接受幼教課程的訓練並遵守幼教課程的內容，而其課程內容中明定毛利語言和文化在課程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而台灣的政府將錢放在家長的身上，對幼兒教育的品質有多少的助益？實在值得商榷。

紐西蘭政府在此十年計畫中，特別將毛利人的部份以「毛利人的參與和夥伴關係」作為標題，對毛利人的三個主要目標為：加強政府和毛利人的關係、為毛利人加強適當且有效的幼兒教育服務、增加毛利幼兒和家庭的參與。但由於十年計畫中相當強調「合格」教師的重要性，毛利語言巢也受到嚴正的衝擊。因以往的語言巢是由家庭來組成，但因政府強調合格教師的比例，也將使毛利語言巢由家庭主導的型態轉為教師主導的型態，此型態上的改變是否會對語言巢產生不同的影響則仍需要進一步觀察。在筆者與毛利大學的講師討論語言巢的發展走向時，該講師提到現在的毛利幼兒家長，因為對於孩子教育的重視，所以對於以往僅由數個家庭成員組成的語言巢的接受度似乎降低了，他們也希望有合格的教師來教導他們的孩子。所以培養在語言巢中的教師成為「合格」教師，因應著政策和社會潮流似乎也成了一個不得不走的趨勢；不過仍有許多學者想要討論如何讓毛利幼兒的教育仍有著毛利的教育形式和精神。
叁、幼兒教育師資


台灣幼兒教師的培育中，是否注意到教師們對於多元文化的接受度及培養其對於台灣原住民文化的基本認識？我想這兩個答案都是否定的。從教育部所訂定的26個幼稚園教師學程的學分中，就可以看出多元文化並不在其中，更不用說原住民幼兒、家庭、或文化的相關課程。就算我們的幼教系有相關的課程，但是台灣原住民文化的多元性，幼兒教師到當地之後還要觀察及了解當地的文化及風俗民情。但是我們幼兒園教師，有多少人會走出教室，走出宿舍進入到部落真正瞭解幼兒的家庭狀況？我們的幼兒教育課程中，又有多少的課程讓教師了解到家庭和學校互動的重要性？培養教師發展在地文化課程的能力？單就課程名稱來看是非常有限的。


在紐西蘭的幼教課程（1996）中就說明了幼兒的學習始於家庭，幼教機構就像是幼兒在家之外的另一個家，家長和教師之間的互動是非常重要的，幼兒的家庭在他的學習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幼教師資的培育課程中，幼教師必須學簡單的毛利語、學會毛利歡迎來賓的祝禱詞、學會簡單的毛利兒歌（每天幾乎都要唱）、學會用毛利語介紹自己（我搭什麼船或交通工具來到紐西蘭？我家鄉的山名？我家鄉的河川名？我的聚會所名？我的家團？我的族群？）（如附件A），在此同時，幼兒教師開始了解毛利人如何界定自己或介紹自己，他們多麼注重人與人和地理的關係，了解毛利人重視什麼、了解毛利人的幼兒學得什麼。反觀我們的幼兒教師，請問有多少人會用原住民語打招呼？知道或詢問幼兒的原住民名字？唱原住民的兒歌？


為因應紐西蘭政府的幼教十年計畫，Awanuiarangi毛利大學的幼兒教育學程則提供了三年紐幣二萬元（相當於新台幣四十八萬元）的獎學金，給任何願意參與此課程且取得合格幼兒教師證書的學生（含毛利和非毛利人）（http://www.wananga.ac.nz/downloads/PM0711s_ED_TEITI.pdf）。其課程則是漸進式地加入毛利語，第一年以英語授課為主，第二年則一半英文一半毛利文，第三年就是以毛利文為主。課程的架構也經過紐西蘭教育部的核可，課程內容則較多討論如毛料幼兒教育的重要議題，如，幼教十年計畫對於語言巢的影響及因應方面的討論；教育專題研究也多討論如何進行與毛利人相關的教育研究。紐西蘭政府所考量的多元性師資培育，與台灣目前以師範學院和一般大學的學程考量上有相當明顯的不同。台灣目前並沒有任何一個為培育原住民幼兒教師的相關計畫，就算是其他的教育領域可能有培育公費生回到偏遠地區的計畫，但這樣的計畫還是只是將其當作一般的教師培育，並沒有讓這些公費生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中學習如何面對以後相當不同的職場。主體性仍然沒有在師資培育系統中被看見！
肆、幼教實務狀況


擔任國幼班巡迴輔導教授的期間，經常有機會到原住民地區的幼兒班觀察其教室教材教具及情境、教師教學、幼兒學習、親師互動、並和教師談談目前的狀況和困難。絕大多數國幼班的教室情境，其實和一般市區幼兒園的教室並沒有什麼不同。有些教師還會很用心地從自己的家裡帶教材教具來學校。學期末了，教師教幼兒們準備過春節，做鞭炮、寫春聯、說吉祥話；坐在教室裡，看著山上的孩子睜著圓滾滾的眼珠，仔細聆聽教師講著年獸的故事；教師還自製了十二生肖的棒偶，放在偶台上讓幼兒可以操作。若不是經過一兩個小時的車程，坐在教室裡，不要看窗外的風景，我常想這些孩子的生活經驗和市區孩子沒有差異嗎？而這就是我們要的幼兒就學的普及率？這些學習對幼兒的自我認同，甚至族群認同而言代表著什麼？尤其是透過他們喜愛的溫柔的教師所傳達的一切應該都是好的，不是嗎？教師有錯嗎？這些就是她在學校所學習到的，她在實習當中所看到努力記下來的最好的呈現。


教室外面的遊樂器材，台東的東海岸幾乎清一色都是一樣塑膠材質一樣的模式。多數國幼班的教室內角落規劃中，平面的資料，沒有原住民相關的繪本、圖片、圖騰、文字、用語；有萬聖節穿著的公主服飾，卻沒有原住民的相關服飾；塑膠用具，缺乏原味的用具；有兒歌甚至古典音樂，卻沒有原住民音樂；有坊買來的標本，卻沒有從附近搜集來的自然物；有些教師有白人和黑人娃娃卻沒有原住民娃娃；有翻印自動物園的動物模型，卻沒有本土的特有種模型。這是教師的錯嗎？我們可以說有些部份教師可能可以搜集，但是大部份的教材教具卻是坊間沒有且很難自行製作的。


這一、二年來也發現部落裡的托兒所或幼稚園向原住民委員會申請母語教學的經費，多數的幼教機構以申請一個星期一至二次的母語教學為主，但是課程的內容卻多與原來的課程關聯性極低，母語課程儼然成為一種才藝式的教學，獨立於其他課程之外。另外也有部份托兒所向原住民委員會申請大筆的母語教學經費，就我在現場的觀察及文件的紀錄中發現，ㄧ個多月的時間中，每天早上三個小時的母語課程，幾乎占據了所有幼兒學習的時段，但是母語教師雖然經過認證，卻畢竟對幼兒不熟悉，幼兒的發展、統整性課程的實施方式、適當的觀察評量、甚至是簡單的情境佈置都有許多不足之處，更何況三小時的課程中以靜態的、語文為主偶而穿插歌曲的教學並無法讓幼兒達到整體發展的需求，保育人員淪為助理教師，因為幼兒無法專注如此長的時間，常規的管理就是保育人員來負責。但是下課的時間卻又恢復到說國語的時間，母語課程一結束國語就來了。這和我理解中的語言巢有相當大的差距，也促成我想到紐西蘭進行研究參訪的主要因素。身為幼兒教育的教育者及原住民的身分，實有責任幫助政府及實務面了解政策與實務實施間相容且能有效運用經費達到最好成果的理念及方法。

在紐西蘭的期間，我參觀了八所不同的幼兒教育機構，在各個園所中都發現，紐西蘭政府為了讓毛利的語文和文化能夠深入幼兒園中，他們製作了許多的教材教具，免費送給幼兒園使用。如以英文或毛利文版本的各式繪本、海報，包含一般日常用語，數學數算、動植物及用品的名稱、傳說；毛利圖騰的拼圖；紐西蘭特有種或較常見的動、植物模型，如Kiwi鳥、奇異果、綿羊、乳牛；毛利聚會所；毛利的幼兒遊戲；毛利的服裝、草編的袋子、音樂CD…等等（圖見附錄B）。


就語言巢的觀察及參訪經驗中，有發現其中有理念及層度上的差異。在紐西蘭Hamilton 有一所有名的Nga Kuaka Kohanga Reo，許多國外團體也會到該園參訪取經，作者進行過兩次的觀察，其幼兒的年齡從數個月到上小學前。在一進教室前，主教教師就要求我不能在裡面說英文，所以教室裡面成人的口說語言環境完全是毛利語，偶而有些剛來尚不熟悉毛利語的幼兒（許多幼兒在家中是說英語的，到語言巢來才剛接觸完全毛利語的環境）會以英文詢問，教師們也會耐心地以毛利語加上表情、聲調及動作回覆幼兒們的需求。教室裡的環境規劃也如一般幼稚園或托兒所一樣，有數個學習區，如，娃娃家、語文區、積木區、益智區（或稱玩具區）、美勞區、還有電腦區，學習區內的教材教具多數以毛利語呈現或具備毛利的文化。學習的活動也和我們一般開放式的學習相似，幼兒各自選擇學習區，或獨自或一同進行他們想要進行活動，自由地選擇教材教具，教師則散在各個學習區內與幼兒以毛利語進行互動。團體活動中教師以毛利語說故事，帶領幼兒唱兒歌及律動，介紹新客人，我，的時候，教師拿出世界大地圖，以毛利語說明我是從台灣來的，讓幼兒看在地圖中臺灣和毛利的距離，幼兒問我你是怎麼來的（毛利語）？教師小聲用英文翻譯給我聽，我比一個飛機的動作，幼兒就說出毛利語「飛機」。教師告訴我一般的孩子在這裡經過三年毛利語的環境薰陶，聽和說的部分沒有問題，但是讀和寫可能就要繼續上毛利小學才會有更好的學習，因為在幼兒園中他們也不鼓勵幼兒太早學習過多抽象的文字符號。


在另一個毛利社區中的小語言巢教室裡，我則看到許多台灣村里托兒所的影子。小小的一間活動室裡，只有相當簡單的教材教具，學習區的規劃不清楚，但是學習的內容卻和台灣部落裡的托兒班有不同。在這個語言巢裡所有的教師都和幼兒說毛利語，也許因為我們是突來的訪客（毛利大學的講師及我，因找實習學生的學校找不到而誤入，正好教師們對於進修合格教師有興趣所以就聊起來了。）所以他們並沒有要求我們要說毛利語，幼兒作息時間表中也發現多以團體或偶而的小組活動方式進行，活動室內的教材教具及活動內容是以毛利的語文和文化有相當密切關聯的。有兩位祖母在裡面幫忙，他們泡了茶，我們坐下來聊天，他們說他們是義務來幫忙的，因為自己的孫子、親戚的孫子都在這裡，他們就幫忙做一些打掃及做餐點的事宜，他們和孩子及老師們一起用餐，語言巢供餐食給他們不需要自己帶（紐西蘭幼兒園多數要求幼兒自行帶點心及午餐），他們覺得在這裏就像在家裡一般，又可以和他們的孫自共同上下學，又可以看到他們的成長心裡很愉快。


兩個不同的語言巢的作法，都讓我覺得他們沒有失去幼兒教育的主要功能，卻又能延續毛利的文化及語言。因為看到好的樣態，對於台灣的幼兒園我則會對現況有更深切的要求。

從幾次的參訪經驗中，我發現台灣的幼兒教育強調合格教師的重要性，卻未能考量地方元素的加入該如何與正式的教育間作好平衡。在公立幼兒園，當我們希望在活動中請家長來協助時，只能請他們義務來幫忙，或者有特殊活動或經費時偶而來協助，卻沒有辦法長期讓有相當文化內涵的耆老或社區人士參與教學中。在紐西蘭幼兒園或小學歡迎家長隨時的參與，若是課程上的需要，可請家長擔任助理教師或協助人員，長期在園或在校支援且由校方給付薪資。這樣可以讓部分的家長在有少許薪資的協助下，仍可參與孩子的教育。有些學校若是無法提供薪資，也可以在參點時間提供餐點給願意前來與幼兒說說故事、講講母語的祖父母。這些彈性的空間，在台灣的幼兒教育圈也很難見到，只有偶而的活動中可以撇見這些影子，卻未能長期落實。政府情願花錢請正式的教師在課堂上正正式式地教孩子母語，卻沒有想到創造一些母語的環境給幼兒來學習或觀察祖父母們是如何使用母語的。社區教學資源的應用，在紐西蘭可以明確地列入學校的預算中，但我們的學校似乎只能在額外申請到錢的時候，才有能力邀請社區資源的進入，這之間的關鍵究竟為何？在這行政制度的問號之前，我們或許還該問學校或幼兒園是否真的將社區視為資源還是將它視為負擔？

在族群認同的研究中將族群認同的具體的表現包括，族群覺察、族群身份自我認同、族群態度、及族群行為。（一）族群覺察（ethnic awareness）：兒童對於族群的覺察是以視覺（如膚色）、語言或習俗等作為辨識的基礎，以標示出自己所屬的族群。當兒童愈能覺察族群的差異，則愈能正確的辨識和接納自己的族群（Vaughan, 1987）。就目前多數的國幼班教室內的情境規劃，幼兒教師並沒有提供適當的的機會，讓幼兒能夠覺察到自己的族群特色。（二）族群身份自我認同（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研究者常以兒童是否能正確地使用相關的族名稱來稱呼自己，作為標識。研究中發現少數族群的兒童比多數族群的兒童更早經驗到族群意識，並更常覺知族群的差異，若兒童所屬之族群文化非主流文化，兒童較會呈現怯於認同母族群文化之行為（譚光鼎，1998）。當國幼班的教師並不清楚或者不提供與幼兒族群文化相關的活動時，是否更助長幼兒卻於認定自己的族群？值得研究。（三）族群態度（ethnic attitude）：是指成員正向或負向的回應本族或其他族群之特殊方式（陳麗華，2000）。賴秀智（1996）則認為成熟的族群認同態度是能描述自我族群的特色，並坦然接受，對本族和他族不會有表裡不一的矛盾。也就是珍視本族又不排斥他族的態度。當幼兒教師僅呈現主流文化的內容時，相對地也就是在貶抑原住民文化的重要性，對於原住民幼兒的族群態度之影響也不容小覤。（四）族群行為（ethnic behavior）：族群成員經由不同的面向學習到族群的行為模式，藉此來了解其本族的文化的一些特殊行為意義，並以此建構出他們的世界觀（凌平，2001）。目前在幼兒園內的教育內容與原住民幼兒的家庭生活經驗，有相當的不同，幼兒只能在家庭和社區中觀察了解本族的文化；卻在幼兒園中學習主流文化的經驗，實讓人擔心幼兒建立出何種的世界觀？他對於原住民的族群認同又有多少？

在毛利的幼兒園中，我訪談資深教師的經驗中，他們說自然環境對於毛利人的族群認同是非常重要的，這可以從毛利人的自我介紹中得知，他們要介紹他所在地的船、他的山、他的河流，讓人了解他是從何地而來。土地是毛利社會系統的基礎（Mead, 2003）。所以他們常常會帶幼兒們出去到附近的河流玩耍，並告知這河流的自然景觀、歷史及述說相關的傳說或故事。但台灣的原住民幼兒教育卻會讓幼兒遠離其生長的自然環境，陷於主流文化所給予的華麗新奇的教學環境中。

在紐西蘭教育部的網站上，有一篇文章是由Durie教授（2001）依據毛利會議參與者的共同意見，所發表被教育部收錄的文章（MOE, 2007 http://www.minedu.govt.nz/index.cfm?layout=document&documentid=6113），「促進毛利教育的架構」，其主要的目標有三：首先就是「要活得像毛利人」，意指要具有毛利的世界觀，接受毛利的語文、文化、聚會所、資源、規範、家族、海產，也就是讓兒童參與社會的基本準備；其次是「積極參與世界的公民」、及「享受好的健康和高品質的生活」。所以紐西蘭的毛利的幼兒園，進行教學實務時常常將要幼兒活得像毛利人視為主要的目標。我想這就是教育主體性相當重要的目標。
伍、相關研究


台灣原住民幼兒教育的相關研究相當有限，分別就研究者所知者簡述如下：陳枝烈教授在1998年對於原住民地區學前教育現況做了調查，當時已發現，台灣30個山地鄉及原住民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平地學區，幼稚園原住民學前地區的教育機構以公立托兒所為主，且約有34%的原住民地區幼童所在部落並沒有學前教育機構。1998 簡淑真教授發表了「文化與數學學習關係初探：以蘭嶼雅美族為例」，從雅美文化中探討數學在生活文化中的表現，及其符號表徵的呈現狀況，指出雅美人語言中數字的複雜性、文化中強調分享及分配的原則、不重學校教育等因素對其幼兒學習數學造成困難。  2004年吳惠琴之碩士論文以「幼兒繪畫表現形式與自我概念之研究-以原住民及一般幼兒為例」為題發現一般幼兒在繪畫表現形式上明顯高於其他二組原住民幼兒、一般幼兒在身體、性別及情緒的自我概念明顯高於其他二組原住民幼兒。段慧瑩和張碧如（2005）針對花蓮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幼兒托育工作進行探討，發現托育人員工作上的困境，研究結果中對於研究對象（原住民保育人員）互動中的許多現象，表示出不解與失望，並建議提升硬體設備、行政體制和家庭的支持等事項。此兩篇研究資料均在2005年教育部廣設國幼班於原住民鄉鎮前，此現象是否已經因為國幼班的施行而獲得改善，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2005年涂信忠和陳再興對於原住民父職經驗方面的質性研究。透過原住民幼兒園的協助，依據其資料中所發現的主題加以詮釋原住民父親之親職教育的經驗。2006年厲文蘭以兩個原住民部落之公立幼稚園作為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之研究場域，發現原住民幼兒仍以間接的方式受其傳統文化之影響。2007年吳岸芳則以自然體驗融入幼兒生命教育之教學行動研究，發現原住民幼兒偏向同儕互動的學習以及依賴老師的指引與介入。臺灣原住民地區幼兒園母語及鄉土教學之現況調查（國立教育資料館，2007），則是以生態觀點的方式將調查分為個人、園所、社區及外在系統等四個層面。除社區層面未達顯著標準外，其他三個層面均達顯著標準。

與紐西蘭毛利和台灣原住民幼兒之相關研究發現一篇，高幼蘭（2002）探討台灣及紐西蘭原住民傳統幼兒教育之比較研究中提及老人們對於幼兒教育經驗的啟示，與本文較直接相關的部分有：自然環境對原住民幼兒是重要的教育場域、教育的實施應還給原住民幼兒文化延展的空間。

上述九篇原住民幼兒相關研究中有兩篇調查研究、四篇與幼兒教學與學習的研究、一篇與幼教職場成人有關的研究、一篇親職方面研究、及一篇比較研究。但是對於原住民為幼兒教育主體的相關研究，相當有限。我們對於幼兒發展、課程內含、教材教法、評量方法或工具、幼兒學習是否受到原住民文化或價值觀的影響仍相當地缺乏。我們如何發展出讓原住民幼兒活得像原住民的幼兒教育教與學理念或課程也仍需要更多研究人力的投入。如何充實與原住民語言和文化相關的教學資源？如何讓原住民的文化不僅止於唱歌、跳舞、和運動的文化？如何讓學校、家庭與社區相互支援幼兒的教育？如何讓幼兒教育之後的教育仍能延續文化的主體性，而非讓原住民的孩子只能在鄉土教學的課程中才有機會認識原住民文化？如何讓原住民的幼兒認識現在的原住民？而非只穿著傳統服飾的原住民，讓他們了解現在原住民的生活及文化。

陸、結論

美國NAEYC（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全美幼教學會），對於適合幼兒的課程實務（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簡稱DAP，適性課程，1998）的基本要素包括：適合幼兒的發展、適合幼兒的個別差異性、及適合幼兒的家庭文化。就此次的主題而言，我將重點放在最後一項「適合幼兒的家庭文化」，且主要針對原住民地區的幼兒家庭文化。基於我在紐西蘭的所見所聞和幼教專業訓練和經驗，台灣的幼兒教育仍有許多可以改善之處，就幼兒教育相關法令、政策、師資、實務、研究等茲列於後：

1. 相關法規：應明列幼兒教師須修習原住民文化的相關課程，且要求部落的幼兒園應具備在地相關文化的教材教具，及針對原住民地區的需求容許另類師資培及另類幼兒園所的成立。

2. 政策：鼓勵幼教專業人員或教師研發原住民的教材教具，尤其是具有文化及語言意義的具體操作型教具，因為幼兒須有具體操作的經驗才能有更深刻的學習經驗，教具的研發是針對整體的發展而非以單一領域或課程（如，語文或鄉土而已）。鼓勵家長或祖父母參與幼兒園的教學。為幼兒教師訂定簡單的母語學習課程，至少讓教師可以依據字母來嘗試拼音。鼓勵另類幼兒園所如語言巢的成立或由一般園所轉型。鼓勵會說母語的人員接受基本的幼兒教育訓練。

3. 師資：培育教師對於台灣原住民的各族文化有基本的了解、訓練教師設計在地化課程的能力、提供教師學習原住民語言的機會、積極培訓願意長期留在部落的教育或保育人員、督促教保人員對於幼兒家庭文化的了解的重要性及積極的實務實行面、了解各種協助家庭的機構與福利措施。

4. 實務：成立原住民幼兒實驗園所，積極參考他國的理念及實務運作的方式，並融入台灣原住民的特質。製作原住民相關教材教具分送原住民地區的幼兒園所。邀請或提供工作時數讓原住民家長及祖父母的參與，增加幼兒聽說母語的機會及家長說明其對文化面的了解。

5. 相關研究：原住民幼兒教育的基礎研究應加強，目前我們仍接受幼兒有個一般性發展的概念；然而文化對於幼兒發展上的影響應不容忽視（Rogoff, 2003）。幼兒教育相關的研究則例如，原住民幼兒的親職、教養、原住民幼兒的各方面發展狀況、原住民目前的世界觀、原住民的社會生態環境、原住民的兒童觀、家庭觀、部落觀、社區觀、原住民的人生發展…等等。原住民的相關研究仍需要有各種不同的人才參與。

若以蛋糕來做譬喻，我常覺得目前台灣原住民像極了蛋糕上的櫻桃，在台灣的主體上作為美麗的點綴，但因過於防腐而失去的新鮮度，有著美麗的外表卻不見得有人真的願意品嚐它的滋味。一個星期幾次的母語課程只能算是蛋糕中夾著的不同口味的內餡，稍微影響蛋糕的風味卻仍非主體。我們如何才能真的深入麵粉中和他分佔不同的比例，像巧克力蛋糕本體；或者甚至我們根本就不要作為蛋糕，而是原住民傳統的小米糕或糯米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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